高一年级语文《雷雨》（二）
附加资料
 “无情”却也“有情”——核心悲剧人物周朴园形象分析
曹禺先生在《雷雨》的序言中写到：“我是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诚然，在《雷雨》这部作品中，我们会为被周朴园抛弃的一生坎坷的侍萍而怀有悲悯之情；为美好甚至有点神性的、无辜而死的周冲悲悯；为周萍与繁漪、四凤的乱伦之情而悲悯。但对于作为整个悲剧的制造者——周朴园，我们习以为常将他看成是被打入地狱的“魔鬼”，认为他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残忍、虚伪、卑劣”的伪君子。而事实上，这位无情的封建暴君、资本家，也是一位有情的家庭守卫者、痴情人，既是整个悲剧的制造者，更是这整个悲剧最核心的承受者。
周朴园自幼受到传统封建文化的教育，后来留学德国，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发展工商业，身上带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质。作为一名学习过西方文化的资产阶级，他能够不顾门第差异，与自家的女仆相爱，并且生下两个儿子，可见周朴园年轻时是一个敢于反抗黑暗社会的心有斗志、胸有激情的有志之士，但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个封建思想很重的人。面对来自家人的压力、社会的压力，选择低下头颅，选择顺从这个社会的规则。大年三十眼睁睁看着家人将侍萍赶走，转而选择娶一个与他门当户对的小姐，最终成为封建传统文化的拥护者，成为了年轻时最厌恶的模样。可为何原本一个反抗黑暗社会的有志之士，转眼就成了封建文化的拥护者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周朴园受家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逼迫，不然侍萍就不会说是“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走”，而应该是“你”。但更大的原因是人性的缺陷。繁漪对周萍说过这样两句话“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哼，都是些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从中显然能感受到周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同样周朴园这个看似专横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其实被深深的懦弱感充斥着。也正是因为他的懦弱，他才更容易受到家庭、社会的逼迫；也正是因为懦弱，才导致了三十年后的重大悲剧，成为了人们眼中无情、固执、专制的人。
深受封建文化传统侵蚀的周朴园，他的无情体现在对亲人的专制、霸道、冷漠上。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封建思想影响在周朴园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整个周公馆一切大小事都由他说了，妻子和儿子没有决定权、发言权，他永远是对的，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第一幕中让繁漪吃药这一过程，就将他的独裁暴露无遗。妻子不愿意喝药，就逼迫妻子，妻子再次拒绝，便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撇开周冲的为难，让他逼迫他所爱的母亲喝药；不顾及周萍的自尊心，让这个三十岁的儿子在继母面前下跪，并且严厉冷峻地说：“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正如周萍说的“父亲就是这个样，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繁漪说的“你父亲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梦打破了”，就非常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周朴园就是封建专制的典型。他把整个周公馆禁锢在二十年前，囚禁似的对待妻子繁漪。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周朴园对繁漪说的最多的话是让她上楼休息，我们也不难发现繁漪经常长时间待在房间里。身为丈夫在外工作，偶尔回趟家，理应与妻子好好聊一聊，互相关心关心，而周朴园与繁漪的聊天内容除了让繁漪休息就是让她吃药看医生，缺少了夫妻之间该有的亲密与相互理解。在繁漪的外貌描写中这样写到，“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青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生活在周公馆的繁漪像是只被折了翼又渴望逃脱的飞鸟。
这个周公馆，对于繁漪而言，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囚笼，一个缺少人情味、没有温度的囚笼。而造成这个囚笼没有人情味、没有温度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朴园，他对亲人的专制、冷漠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封建文化把他侵蚀的浑身散发冷意，家人对他的话语不敢不从；家人也怕和他说话，怕说错话惹怒他，哪怕是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儿子，都不敢在他面前多一句说话。第一幕中周冲本想与他商量把一半学费供四凤读书，却硬是被他的专制独裁吓得把话咽了回去。当他感到人生的孤独与凄凉，想好好与周冲聊一聊时，作为儿子的周冲，对父亲的转变不是欣喜，却是恐惧与不安。周萍虽然在他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对他非常尊敬，把他当做学习的对象，但是尊敬的背后更多是惧怕。他在教育周萍时，他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他教育周萍也是那样的无情，他的教育为的是维持这个家表面上的圆满与秩序，为的是所谓他人眼中的体面。
同时，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观念，在周朴园身上也表现的恰到好处，无情的资本家是他的重要称号。在他发家致富的过程中，为了金钱，他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的脸上带着岁月流干的沧桑和世故。周朴园与所有资本家一样，可以不顾一切，做尽所有坏事，来积累自己的财富。比如，为了敛财，周朴园承包了哈尔滨江桥,而且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两百多个工人，并且在每个工人身上赚取了三百元的保险金，仅仅这一笔就赚了好几十万，所以鲁大海当时骂他道:“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再如，周朴园自从当上了北方煤矿公司的董事长，就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他的种种恶行引起了工人的反抗、罢工。在一次镇压工人罢工时，他指使警察开枪打死矿上三十多个工人。之后，为了破坏工人的罢工行动，他用金钱收买了工人代表，分化工人团结。即便他已经知道鲁大海是他的儿子后，还是开除了他，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为富不仁。另外，从鲁大海短短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周朴园罪恶的发家史，看到他敛财手段的毒辣，以及残忍贪婪的丑恶嘴脸。他的浓浓的资本主义思想不光体现在对工人的剥削、压榨，还体现他与周冲的对话中。周冲作为《雷雨》中最美好地存在，他无法理解周朴园为何被金钱所驱使，为何把金钱看得比其他人性命更重要。周朴园回答的是:“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自认为所做的一切合乎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却不知自己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失去了人性，成为了一个被利益驱使的无情的残忍贪婪的资本家，正如曹禺先生所评价的他是“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
虽说周朴园是充满封建思想的资本家，是一个“坏到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人，但不论是哪种资本家，是有多坏，我们都不可否认的是如曹禺和他语文老师谈《雷雨》时提到的:“周朴园也是人，不能认为资本家就没有人性……爱他所爱的人，在生活的圈子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人性”。曹禺先生笔下的周朴园不是脸谱化人物，他是希望通过话剧去探索人性、表现人性，因而危险狡诈的周朴园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或许他的很多专制独裁、狡诈贪婪的行为，令人觉得他无情冷漠，但在这专制独裁、狡诈贪婪的背后，是阴暗与微弱的善良的斗争，更是周朴园微弱的“有情”的体现。
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专制的背后是霸道的爱。第一幕中，周朴园动用一切手段，逼着繁漪喝药，让我们不禁厌恶怎么会有如此独裁的人。但也在这第一幕中，我看到了一位深受封建思想“秩序”毒害，又受“金钱至上”观念影响的老人对家人霸道的爱。从第一幕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朴园对繁漪的关心是真实存在的。从矿上回来，他看到繁漪发烧的厉害，让下人不要惊动繁漪，自己一个人在楼下睡。繁漪身体不适，怕繁漪因为搬房子的事嫌麻烦，就不打扰繁漪。并且提醒下人给繁漪煎药，和鲁贵一起给繁漪买药，并很周到地为繁漪请德国的克医生给她看病。种种行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专制独裁的周朴园对繁漪的体贴，对她身体健康的关心。第四幕中，繁漪从外面回来，作为丈夫的周朴园并不是无情地一再询问她去了哪，从哪回来，而是见繁漪浑身湿透，让繁漪赶紧脱了它。或许他对繁漪的爱并不深，繁漪对他而言可能就只是一种生育工具，如他所说的:“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但是他对繁漪的关心和照料是实际存在的，丈夫爱护妻子的言行依旧是处处可见的。不论是逼着繁漪喝药还是给繁漪请医生，不论是更细微地不惊动繁漪、不打扰繁漪，让繁漪脱掉淋湿的衣服等，都可以看出周朴园还是存在着人性的，对家人是关心爱护的。即便，这关心爱护可能很微弱，但不可否认，它存在着。
周朴园霸道的爱不光体现在关心繁漪的身体上，也体现在对待孩子上。在上文中提到周朴园对周萍的教育是无情的，他的教育是为着他所谓的圆满、秩序与体面。周萍是他的长子，在深受封建传统文化残害的周朴园眼中，周萍要继承他的家业，他要教授给周萍的是封建制度下如何管理家庭，如何让这个家庭在社会上生存。他对周萍无情的教育是受封建思想这颗毒瘤的侵害。事实上周朴园对孩子的关爱并不少，他也是需要亲情的，需要家庭的温暖的。同样，他对孩子也是有情的。在第二幕时，鲁贵与四凤被一同开除，周冲向周朴园求情未果而伤心哭泣时，周朴园与繁漪说“繁漪，冲儿又叫我说哭了，你叫他出来，安慰安慰他”。在第四幕中，周朴园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报纸。这时周冲找他的母亲来到客厅，周朴园见到周冲就一反常态地面露喜色，主动搭话：“你……你没有睡?”、“找我吗?”、“冲儿，不要走”，还慈爱地问他“你现在怎么还不睡?”、“打了球没有?”、“快活吗?”并站起来拉着周冲的手，寂寞地说：“今天……呃，爸爸有点觉得自己老了”、“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顾你，你不怕吗?”“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我也许答应你”，这几处无不体现出他对周冲的关爱。对于周萍的关爱也有描写，比如说周萍想要趁早到矿上去时，他慈爱地说:“外面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大方便吧？”也有对最后才认得的儿子鲁大海的爱护，当鲁大海作为工人代表来反抗周朴园的卑劣行径时，他教育鲁大海只凭意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并且耐心听鲁大海的言论，还说“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甚至在鲁大海气急揭露他的各种污秽的事情辱骂他时，他还让周萍不要打人。在尾声中还告诉我们，周朴园已经找了鲁大海十年。种种行径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霸道残忍的封建思想的资本家是有人情味的，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周朴园的有情更体现在对侍萍的思念与内疚。看了不少论文，许多读者认为周朴园对侍萍的情感是虚伪的，他所怀念的是年轻时的侍萍，否则怎么会在再次见到侍萍时，认为侍萍是有目的的、有人指使的，想要用钱来息事宁人呢？这种理解稍失偏颇。的确，作品中的周朴园再次看到侍萍时恐慌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害怕侍萍的到来影响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圆满、秩序、体面的家，但他对侍萍的情感应该说是一直存在的。作品中周朴园也说过“你以为我的心是死了吗，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周朴园对侍萍的思念与内疚并不虚假的蛛丝马迹。序幕中，周朴园走进教堂附属医院，他首先下意识想要去探望的不是繁漪，而是侍萍。第一幕中，繁漪与四凤有这样一段对话：
繁漪：两礼拜没下来，这屋子改了样子了。
四凤：是的，老爷说原来的样子不好看，又把您添的新家具搬了几件走。这是老爷自己摆的。
繁漪：这是他顶喜欢的衣柜，又拿来了。
从繁漪的话中可以看出，周朴园一直记念着三十年前，记念着三十年前的点点滴滴。四凤在后面也说到:“我怕老爷念经吃素，不喜欢我们伺候他，听说老爷一向是讨厌女人家的。”从周朴园念经吃素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忏悔，想要通过念经吃素来消解内心深处对侍萍的亏欠，并且他一直保持着当年与侍萍相关的点点滴滴，三十年如一日。周朴园一直保持着关窗的习惯，因为侍萍当年生周萍落下了病根，不能吹风。房间的布局与侍萍在时基本保持一样。喜欢穿当年的旧雨衣，旧衬衫等，因为这些是经过侍萍的手缝补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侍萍闲聊时，他并没有把侍萍当做不能讲的污点，而是说她是个年轻小姐，很贤惠，不是无情的把侍萍当做陌生人，而是说有点亲戚，还询问侍萍的坟墓在哪里，渴望能够修一修，以弥补内心的愧疚。此外，周朴园认出侍萍后，他多次提到给侍萍钱。很多读者认为这是封口费，希望侍萍不要去认周萍，这是周朴园无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但细细推敲，这种理解有点狭隘。如果说只是资本主义“金钱是万能的”思想表现，那当侍萍把支票撕了时候，他的回答应该是:“怎么，嫌太少？”而不是“侍萍，可是你——”作品中也告诉了我们答案，周朴园问侍萍：“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侍萍问：“什么？”他的回答是：“留着你养老。”他给侍萍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侍萍保密，而是想给侍萍用来养老，想让侍萍过得好些，好弥补一点内心的愧疚。所以当侍萍拒绝收钱时，他也想别的办法让侍萍接受他的好意，想替侍萍和四凤承担去济南的一切路费、用费，让下人寄钱到济南给姓鲁的。如果只是为了不想让侍萍认周萍，就不可能再考虑将钱特意寄到济南。更何况他还答应侍萍让她看一看周萍，如果只是为了不想让侍萍认周萍，周朴园针对侍萍的这一要求，肯定是直接否定的。而周朴园答应侍萍的这一要求，则是更明显地体现了他是真得想要弥补侍萍。他对侍萍的情感是真的，他虽然有着封建思想的专制腐朽，有着资本主义的残忍贪婪，但他依旧是个人，依旧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第四幕中，周朴园的人性被完全激发出来。第四幕的时间是在半夜两点，夜晚人的思绪最为繁杂、最为感性，周朴园也不例外，他也会在深夜寂寞地自言自语“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而当繁漪让四凤叫周朴园爸爸，周朴园以为当年的事情暴露了，周萍已经知道生母是侍萍时，他尊严地对周萍说：“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亲，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并沉重地对周萍说：“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了口气）我老了，刚才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这都体现了周朴园是有情的，他对侍萍的内疚不是虚假的，他是真实想要弥补侍萍。所以让侍萍走后，他感到后悔，他感到自己太对不起侍萍。所以他也不再在乎所谓的体面，让周萍认侍萍，希望这能対侍萍有所弥补，并且希望自己无法补偿侍萍的，儿子能够弥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朴园那颗刚硬的心的柔软，他那冷漠无情下的人性在熠熠生辉。
[bookmark: _GoBack]这位曾冷漠抛妻弃子的人，这位“坏到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人，这位迷失在秩序与金钱的封建思想的资本家，一手造成了这场悲剧，却也成为了这个悲剧最核心的承受者。他无情，因为他要维护他封建思想的圆满、秩序与体面；他无情，因为他思想是现实的，他想要避免在这个“吃人”的社会被吃，所以他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他把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作为生存的信条。但他还是个人，还是个需要情感的人，他还是个有情的人！“无情”却也“有情”的他，一面在封建思想与现实社会的压迫下，把自己推向了情感的火坑，一直处在忏悔与内疚之中；一面却在原始人性的促动下，拼命挣扎。因而周朴园也如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越挣扎，越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最后大毁灭似的结局，是命运给他的重击，他终究还是被命运主宰了。一夜之间、一屋之内，只剩孤独相伴。但更令人为之动容的是，故事的最后他没有放弃生命，他“有情“地活着，一边照料着两位被命运折磨疯了的女人，另一边想方设法寻找鲁大海。这位原本在社会上拥有好名声的资本家，继续赎着他先前所犯得罪，坚强地扛起这命运的重压，默默地承受失去亲人的孤独，坚强忍受命运的残忍与无奈。
“无情”却也“有情”的周朴园，这剧中坏透了的人，却又是让我们格外怜悯的人。悲剧的制造者与悲剧的承担者——周朴园典型地表现了曹禺先生所要着力刻画的模样。想要把握命运，却对命运不太熟悉，拼命反抗、挣扎，终究被家庭、社会各方面牵制，最后无奈地、被动地学会妥协，成为当初自己厌恶的模样，还要用尽后半生弥补年轻时的后悔，以求内心安稳。他的悲剧人生，是我们所怜悯的。而透过周朴园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的大多数也正是这样，渴望扼住命运的喉咙，却反被命运挟制，越挣扎、越沦陷，这是我们人类可怜的通病。面对命运，我们时常只能忍受它的残忍和无奈，而无法主宰它。正如《雷雨》的自序中，曹禺先生写到“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态的心情，仿佛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
